
林静 赖 鸟 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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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 你 有 没 有这 样 的 体 验 ，当 人 步 入
了大 森 林 ，听 到 百 鸟 鸣 叫 ，就 会 觉 得 静
谧、安 祥 、和 谐 和 温 馨 。而 当 这 座 林 子 鸦
雀无 声 的 时 候 ，则 会 感 到 阴 森 可 怕 ，充 满
着恐 怖 感 。这 种 看 似 矛 盾 着 的 林静 赖 鸟 鸣
现象 ，和 《汉 书 ·艺 文 志 》里 讲 的 ：　“仁

之与 义 ，敬之 与 和 ，相 反 而 皆 相 成 也 ”是
一个 道 理 。用 毛 泽 东 的 话说 ：　“是 辩 证 法

的，是 违 反 形 而 上 学 的 ”。

其实 ，并 非 只 是 自 然 界如 此 ，人 类 社 会
何尝 不 是 如 此 。一 个 健 康 有 序 的 国 度 、总 是 充 满
着不 同 声 音 ，各 种 言 论 自 由 发 表 、嬉 笑 怒 骂 皆 成
文章 。表 面 看 ，这 种 你 说 东，我 说 西 ，似 乎 乱 嘈
嘈、不 合 章 法 的 局 面 ，实 际 上 正 好 表 明 该 国 度 ，
本质 上 的 平 静 与 安 稳 。这 就 是 古 代 圣 人 讲 的 道

理：“邦 有 道 则 庶 人议”。

打开 一 部 厚 重 的 世 界 史 ，无 处 不 在 证 明 “林
静赖 鸟 鸣 ”的 真 理 。在 中 国 封 建 社 会 ，唐 朝 可 以
称得 上 最 鼎 盛 的 朝 代 了 。可 恰 好 这 个 朝 代 里 ，

“ 百 鸟 的 鸣 声 ”，最 错 落 ，最 杂 陈 。就 连 骆 宾 王 那
篇把 武 则 天 骂 得 狗 血 喷 头 的 《讨 武 曌 檄》，也 博
得了 武 的 赞 赏 ，她 还 特 意 说 ，是 人 事 部 门 失 职 ，
没有 把 这 样 有 才 学 的 人 用 起 来 。而 秦 朝 ，则 可 以
说是 不 准 “鸟 鸣 ”的 典 型 。一 个 焚 书 ，一 个 坑 儒 ，

把整 个 社 会搞 得 无 声 无 息 。然 而 “坑 灰 未 冷 山 东
乱”，很 快 全 国 就 闹 开 了 造 反 ，王 朝 仅 仅 存 活 了

1 5年 ，成 为 中 国 历 史 上 的 一 个 短 命朝 代 。
历史 的 激 流 从 古 老 的 源 头 奔 泻 至 今 ，静 得

没有 各 种 鸟 “鸣 ”的 国 家 ，当 推 我 们 的 邻 邦 前 苏
联了 。在 那 个 号 称 “贫 苦 人 的 天 堂 ”的 国 度 里 ，只
有代 表 统 治 者 意 志 的 “鸟 ”才 允 许 “鸣 ”，别 的 则
一概 不 许 ，若 “啼 叫 ”，不 是 流 放 就 是 杀 头 。就 连
莫斯 科 爪 哇 卷 烟 厂 一 个 叫 B·基 科 利 斯 基 的 工
人，在 大 赞 扬 当 时 体 制 的 同 时 ，只 是 对 民 主 未 能
发扬 提 了 点 小 意 见 ，且 一 再 声 明 ：“要 是 写 得 不
正确 ，请 坦 率 指 正”，也 被 当 局 判 处 劳 改 8年 。这
样做 的 结 果 ，一 个 曾 赫 赫 威 威 的 大 国 ，却 只 维 持
了不 足 70年 ，就 分 崩 离 析 了 。而 在 我 们 中 国 ，问

题就 表现得 更 为 明 显 。解放后 一 个 不 短 的 时
间，虽 然 也 曾 号 召 “百 鸟 齐 鸣”，实 际 上 总
是或 明 或 暗 压 制 它 们 的 “叫 声 ”。经 过 “反
右派”、　“反 右 倾 ”直 到 “十 年 一 觉 文 革

梦”，没 有 了 各 种 声 音 的 国 度 ，几 乎 到 了 经
济崩 溃 的 边 缘 。自 从 “三 中 全 会 ”以 后 ，一
反过 去 的 做 法 ，真 正 鼓励 各 种 “鸟 鸣”，一
时间 唧 唧 喳 喳 之 声 ，　“大 珠 小 珠 落 玉 盘”。
尽管 在 这 “鸟 鸣 ”的 大 合 唱 中 ，也 有 不 和 谐
的噪 音 ，但 影 响 不 了 整 个 国 家 的 安 定 团 结 。
结果 ，社会稳 定 ，人 民 安 居 乐 业 ，充 满 着 朝
气蓬 勃 的 青 春 活 力 。仅仅 只 20多 年 时 间 ，一
个过 去 积 贫 积 弱 的 国 家 ，就 阔 步 迈 入 如 唐 代
大诗 人 白 香 山 说 的 ：　“坐 卧 有 余 温 ”的 境

地。有 人预 测 ，中 国 若像 现在 这样发展 下 去 ，
要不 了 多 长 时 间 ，就 会赶 上 中 等 发 达 国 家 。对
此，一 位 著 名 青 年 作 家 曾 说 ：邓 小 平 同 志 一 个
重要 功 绩 ，就是 真 正提倡 “百 花 齐 放 ，百 家 争
鸣”，在 “百 鸟 齐 鸣 ”声 中 ，迎 来 了 社会 主 义
的春 天 。诚哉 斯 言 ！

然而 ，要是较 个 真 ，我 们 就 会发 现 ，对 于
“ 林 静 赖 鸟 鸣 ”这 个 道 理 ，国 内 并 不 是 所 有 人

都懂 得 ，有 的 地 方 和 部 门 的 领 导人 ，总 是钟 情
于过 去 那 种 一 鸟 鸣 或 鸦 雀 无 声 的 局 面 ，听 不 得
不同 声 音 。一 旦 听 到 不 顺 耳 声 音 ，就 斥 之 为 破
坏安 定 团 结 ，是左 道 旁 门 。还 有 一 些 当 权 者 ，
只准 人 们 唱 赞歌 ，说 只 有 这 才 是 主 旋律 ，别 的
都是 噪 音 。更 有 一 些 人 ，硬性 给 传 媒规 定 ，用
多少 多 少 比 例 说 正 面 话 ，而 把批 评 性 的 言 论视

为“反 话”，把 说 “反 话 ”的 人 当 成 破 坏 “林

静”的 妖 魔 ，河 南 一 个 县 的 县 委 副 书 记 ，竟 然 将

写批 评 性 稿 件 的 人 称 之 为 给 县 上 抹 黑 的 坏 蛋 。

特别 是 那 些 把 持 地 方 政 权 的 腐 败 分 子 ，如 原 重
庆綦 江 县 委 书 记 张 开 科 之 流 ，更 是 残 酷 压 制 舆
论监 督 ，禁 止 不 同 “鸟 鸣 ”，以 掩 盖 自 己 的 罪 行 。
所有 这 些 ，不 能 不 叫 人 感 到 忧 虑 。其 实 ，有 识 之
士都 明 白 ，这 些 发 号 施 令 的 形 而 上 学 者 ，却 是 一
些不 折 不 扣 的 庸 人 和 昏 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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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 做 任 何 事 都 悠 着 点
劲，否则一不小心有人告你侵
权，招 惹 上 扯 不 清 的 侵 权 官
司。

前些 日 子影视界 刚 出 了一
部颇受 大 众 欢 迎 的 《贫 嘴 张 大
民的 幸福生 活》，可能剧组的 创
作人 员还 没品尝 出 自 己成果 的
幸福 滋 味 来 ，就立 刻 受 到 北 京
保温瓶厂 的侵权
投诉 ；这 不 ，《大
明宫 词 》一 受 到
好评 ，播 放 帷 幕
还没 落 下 ，就 受
到了 配乐侵权 的
指控 。刚 开 始 听
说赵 季 平 为 《水
浒传 》编 的 好 汉
歌被 “王大娘 ”状
告侵 权 ，还 令 人
觉得 新 鲜 了 一
下，可 随 后 的 侵
权事件就一拨接
一拨 地越 来 越 多 ，令 人 不 胜 其
烦。拍个 广 告 ，不 幸你的镜头滑
过了 某 人 的 脸 ，没 准 就 会 有 人
状告 你侵 犯 肖 像权 ；写 篇 文 章
引用 了 某人 的话 ，只要一 发 表 ，
没准 稿 费 还 没 拿 到 ，侵权 官 司
的传 票 就 已 到 了 你 的 手 上 。此
种事 件 不 胜 枚 举 ，让 人 越 来 越
感到厌烦 。

不过 我 也 纳 闷 ，这 些 状 告
别人侵权 的 原告 们 ，为 什 么 在
这些成名 作品大 出 风头之 前不
说被 侵权 难 道 他 们 的 肖 像 、名
称、乐 曲 从 来 就没 被 其他人 用
过，为 什 么 非 要 等 到 作 品 出 了
名之 后 才 开 始 大 造舆论 声 势 ，
大打侵 权 官 司 。是 不 是没 名 气

的人 没 有 什 么 油 水 ，不 值 得一
告，而名 家 、名 人 、名 著 、名 片毕
竟钱 多 ，折腾一次 ，就算分不到
一杯羹 ，也能赚个名 气听听呢 。
这也 难 怪 ，谁 让大 家 都 羡 慕 有
名气 的 东 西 呢 ，只 要 你被 人投
诉侵权 ，最起码也算有名 气了 ，
这一 点 也许可 以让被告们心里
得到点安慰吧 ！要不怎么不见
收视率极差 的 片子或是写的特
滥的 书 被 人 状 告 侵 权 ，谁 又敢
说，这 些 作 品 里 完 全 都是 自 己
创作的东西 ？

写了 这 么 多 ，我 突 然 感 到
庆幸 ：幸 亏 造 字 的 仓 颉他 老 人
家死 得 早 ，否 则 他 要 是 也 状 告

我们侵犯他 的
合法 权 益 ，任
何一 个 报 刊 、
编辑 部 、剧 组
甚至政府机构
也得被告得破
产的 。哪 一 个
人敢说 自 己 写
的字 不是侵犯
了他老人家 的
创作权 ？

人们有 了
保护 自 己 合法
权益 的观念 ，
也是人 类社会
进步 的体现 。
但类 似的 以 上
这种情况 ：凡

是一 个 电 视 剧 收 视 率 高 、受
到大众欢迎 就要受到侵权 官 司
的侵扰 ，似乎 也不是什么值得
高兴 的 事 情 。试 问 ，长 此 以
往，我们还能看到好的艺术作
品吗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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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现在的流行歌坛尽 是些
“ 生猛海鲜 ”的话 ，那歌手戴娆就是一
条淡水鱼——轻轻一划 ，却总能带 出
漂亮的涟漪 。

算来 ，戴娆在歌坛出 道的时间并
不长 ，从九四 年 第一张专辑《靠近你 ，

轻轻说爱你》，到最近的 《思绪如潮 》，也不过六
年时 间 。她 演 唱 的 歌 曲 大 都 是 影 视 类 的 。像
以前 王 刚 主 持 的 电 视 节 目 《东 芝 动 物 乐 园 》
的主 题 曲 、英 达 导 演 的 四 十 集 的 电 视连 续 剧
《 我 爱 我 家 》的 片 尾 曲 、台 湾 电 视 剧 《再 爱 我
一次 》的 片 尾 曲 ……尤 其 是 为 电 视 连 续 剧
《 宰 相 刘 罗 锅 》配 唱 的 那 首 “故事 里 的 事”，到
现在听起 来都有 一 种特别 的 韵味 儿 。

“ 常 在 河 边 站 ，哪 有 不 湿 鞋”。有段 时 间 ，
戴娆 干 脆 在 一 些 电 视剧 中 “横 插 一杠 子”，过
了把戏瘾 。尽管在 第一部戏 《慈禧西行 》中
只是演一 个宫女 ，只 是在镜头前 “晃 ”了 几
下，她 也不嫌弃 ，并 力 争把她 “晃好”。良
好的 合作 态度使她越来越有 口 碑 。所 以张 国
立在拍 《康熙微服私访记 》时 ，就给 了 戴娆
一个 有 “戏 ”的 角 色 ——饰 演一位与 康熙有
私情 的纯情女子 ，后来 因救康熙而死 ，总算
让戴娆 发挥 了 一下 。而在根据池莉小说改编
的电 视剧 《太 阳 出 世 》中 ，戴娆却是 出 演女
主角 ，与谢 园 大 演对手戏 。

最近 有 消 息称 ，戴娆又 主演了 一部影片
《 欢 舞》，在 这 部 片 中 ，戴 娆 饰 女 主 角——“舞

后”戴芸芸 。问 戴娆舞跳得怎样 ，她骄傲地说 “我本来就
是学 舞 蹈 的 呢”。原 来 ，她 北 京 舞 蹈 学 院 受 过 专 门 训
练。戴 娆 还 说 “我 从 小 就有 这 方面 的 愿望 ，虽 说 只学 了
一年 ，很 可 惜 。但 一 有 机 会 就 会 逮 着 不 放”。所 以 戴 娆
在这 部 青春 片 中 是 “大 开 舞戒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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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86年 10月 11日
晚，安 源 路 矿 工 人 运
动纪 念馆 的两位征集
文物 的 同 志忘记了 几
天的 奔波和旅途 的疲
劳，手捧着《小学 国 语
教科 书》，心情久 久 不
能平 静 。因 为 这 不 是
一本 普 通 的 书 ，它 是
1 924年安 源路矿工人
俱乐 部 自 编 的 ，仅 存
的一 本 教 科 书 ，几 经
周折 ，从 千 里 之 外 的
佳木 斯 回 到 了它 的故
地——安 源 ，作 为 一
件珍贵的展品 ，陈列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
纪念馆供人们参观 。

1921年 冬 ，李 立 三受毛泽东 委 派 ，到
安源开展 工人运动 ，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和
公开活动的条件 ，以便广泛接触工人群众 ，
决定从办平民教育入手 ，发动和组织安源
工人。1922年第一所路矿工人补习学校成
立了 。工人俗称为夜校 。安源路矿工人大罢
工胜利后 ，工人 夜校 由 一 所 发 展 到 七所 ，
学员 达 一千 余 人 。

《 小学 国 语教科书 》是安源路矿 工 人
俱乐 部 教 育 股 于1924年 编 印 的 ，为32开
石印 本 ，竖 排版 ，共 计50页 （双 页）。封 面
上端 印 有 “小 学 国 语 教 科 书 ”和 “安 源 路
矿工 会教 育股编印 ”的红 色字迹 ，下端有
安源路矿工 人俱 乐部部徽 。该书 共40课 ，
内容 丰富 ，它不仅仅能教工人识字 、写 日
记、学诗词等 ，更重要 的 是向 工 人宣传马
列主 义 思想 ，启 发工人 的 阶级觉悟 。如 第
28课 《兄 弟 们 ！想 想 看 》一 文 中 ，将 残酷

压迫 剥 削 工 人 的 资 本
家比 作吃喝 穷 人血 肉
的老 虎 。第 8课 《早
婚之 害》、第 10课

《 女子 的 能 力 》、第
1 1课 《木 兰辞 》则是
宣传 妇 女 要 翻 身 解
放，必须 反抗早婚 ，
锻炼 “女 子 的 能
力”，像 花 木 兰 一
样，为 国 家 做奉献 。
第16课是陈独 秀 的 第
一篇 演讲词 《劳动者
彻底 觉悟》，阐述 了

劳动者 第一步觉悟必
须“要 求 待 遇 改
良”，第二步觉悟是

“ 要 求管理权”，说
明无产阶级必须 翻身
解放 ，当 家作 主人 。教
科书还 刊载 了 李 汉 俊
的文章《金钱和劳动》、
沈玄庐的小说《机器 》
和《列 宁略传 》等 传播
先进思想的文章 。

《 小 学 国 语 教 科
书》内 容丰富 ，通俗
易懂 ，深受工 人 们喜
爱。它 为提高 工 人 的
文化 知 识 和 阶 级 觉
悟，为培养工 人运动
干部 、建 立 和 发 展

党、团 、俱 乐部组 织
创造了条件 。

兔之情
文/秦 生 贤

一个无 法 由 自 己选择的缘 由 ，今生
与兔 结 下 了 牢不可破的情结 。这就是 ，
我的 属 相 为 兔 。天上鸟飞 兔走 ，人 间古
往今 来 。十二生 肖 轮转 ，对我来说 ，已
过第五 圈 了 。风华 已 去 ，暮年 紧 逼 ，回
首往事 ，似乎与 兔有些瓜葛 。

兔在 文 人墨客的 笔下 ，褒意者 多 ，
贬意 者 寡 。　“兔 死 狗 烹 ”及 “兔 狐 之
悲”等 描述 中 ，兔都是以可怜兮兮 的弱
者形 象 呈 现 在 人 们 面 前 ；在 “守 株 待
兔”中 ，兔 是被
捕捉 的 对 象 。就
是在 “狡 兔 三
窟”中 ，虽然给
兔贯 以 “狡猾 ”
的定 义 ，还 是说
兔有 用 多 种方式
来躲避灾 祸的防
御本领 。

所以 ，在 动 物 界 ，它 永 远 进 不 了
强者 的 行 列 。若 让 面 相 学 者 来 分 析 ，
其一 切 灾 难 均 出 在 它 那 个 豁 豁 嘴 上 。
上嘴 唇 长 了 这 么 大 的 一 个 裂 口 ，把所
有的 福 命 好 运 全 漏 掉 了 ，只 能 是 命 蹇
时乖 。

人的 属 相 与 人 的 命 运 有 没 有 内 在
联系 ，我 没 有 从 理 性 上 考 究 过 。仅 从
个人 经 历 来 说 ，似 乎 有 惊 人 的 关 联 。
除了 兔 的 快 捷 我 不 具 备 外 ，其 余 之特
征好 像 都 有 相 近 之 处 。童 年 家 境 贫
困，受 尽 饥 饿 之 苦 ；少 年 求 学 艰 难 ，
受尽 寒 暑 之 苦 ；青 年 步 入 高 等 学 府 ，

受尽 “求 知 ”之 苦 ；未 进 社 会 遇 上 “文
革”，受 尽 “实 话 实 说 ”之 苦 ；进 入 社
会之 后 ，以 报 恩 之 心 废 寝 忘 食 地 工 作 ，
受尽 疲 劳 之 苦 ，等 等 。然 而 ，最 使 人 痛
心疾 首 的 是 受 那 人 为 之 苦 。饥 饿 之 苦 、
寒暑 之 苦 、求 知 之 苦 、疲 劳 之 苦 等 ，身
苦人 乐 ，尤 其 是 苦 出 成 绩 之 后 ，更 是心
悦神 怡 。不 管 别 人 如 何 评 说 ，自 我 陶 醉
也是 快 乐 。而 人 为 之 苦 ，包 括 “实 话 实
说”之 苦 ，那 是 一 种 防 不 胜 防 的 天 外 之

苦，常常是在
人神不知 鬼不
觉的时候 突 然
袭来 ，弄得人
晕头转 向 ，不
知所措 。好在
我这 个 人 皮
实，有一副 好
身板 ，还 有 好

耐性 ，经 过 几 次 摔 打 ，也 习 惯 了 。我常
对人 说 ，我 这 个 人 挨 打 挨 惯 了 ，无 论 做
什么 事 情 先 想 到 人 家 打 时 ，我 是 如 何 去
招、去 辩 ，能 招 出 理 由 ，能 辩 出 道 理 ，
我才 干 ，否 则 ，我就不干 。

其实 ，人 生 道 路 坎 坷 也 有 好 处 ，它
可以 磨 炼 人 的 毅 力 、人 的 韧 性 以 及 与 世
无争 的 气 量 。这 对 人 保 持 心 理 平 衡 ，受
褒不 狂 ，被 贬 不 馁 ，永 远 处 在 一 种 平 稳
的心 态 之 中 ，大 有 强 身 健 体 的 功 能 。从
这个 意 义 上 讲 ，今 生 与 兔 结 下 情 结 倒 是
一件 大 好 的 事 情 。我 从 心 底 里 赞 美 兔 那
可贵的 品 行 。

象
棋
是
韩
信
发
明
的
文/杨其嘉

三百 六 十 行 ，行 行 有 祖
师。象 棋 也 不例外 ，其祖师就

是楚 汉 战争 中
的名 将 —韩
信。

韩信 替 刘
邦打败项羽 ，
创立 了 汉 家 江
山。但万万 没
想到 ，事成之
后，竟被 刘 邦
老婆 吕 后迫害
入狱 。有 个狱
吏十 分 敬 重
他。有 一天 ，
狱吏 对 韩 信
说：　“请将军
授我兵 法 ，以
传后 代 ，为将
军扬 名。”韩
信见状 ，思考
再三 ，　说 ：

“ 好吧 ，你既
爱好此 法 ，三
天后 再 说
吧。”

过了 三

天，狱吏 来 见韩信 ，韩信叫 狱
吏面对 面席地而坐 。只 见地上
画了 个 大 方框 。分敌我 两 方 ，
各画 32个 方 格 ，中 间 一 条 界
河，上 写 “界 限 ，楚 河”。一 边
布着 16方 小 红 纸 片 ，分 别 写 着
帅、仕 、相 、车 、马 、炮 、卒 等 字
样。狱吏 见 后 ，面露 惊异之 色说
“ 这是兵 法？”韩信说 ：“你莫小
看这 小 小64方 格 ，这 里 是 能 容
纳千 军 万 马 的 大 战场 哩 。这 16
方小纸片 ，各代表一方 。用 兵时
只要 文 武结 合 ，上下一致 ，统盘
筹划 ，配 合 有 方 ，就 会 千 变 万
化，百战 百胜 。你精通此 法 后 ，
用于兵事 ，无不如是 ，为将就
无敌于 天 下 了。”狱吏听 后双
膝跪地 ，拜韩 信 为师 ，终 日 陪
伴韩信 ，在狱 中 学 习 兵 法 。

韩信被 害 后 ，狱吏辞 去 公
职，在 家 专 心 研 究 。为 图 方
便，他把 棋格画在纸上 ，并削
木子 代 替 小纸 片 。因 为这 东 西
是木头做成的 ，又 因 为用 棋子
布阵 ，像打仗 ，又不是实 战 ，
所以就称它 为 “象棋”，流传
至今 。

谁
是你 的 “爱 人”？

□ 文 ／吴 明

潘金 莲 何 许 人 ？武 大 郎 之 妻 也 。武 大 郎 何 许
人？金莲之夫 也 。按照新版《现代汉语 词典 》的解释 ，
“ 爱 人 ”即 丈 夫 或 妻 子 也 。没 错 ，在 我 们 的 日 常 用 语
里，夫妻就是爱 人 ，爱 人就是夫妻 。问 题来 了 ，潘金莲
咋把 她 爱 人 毒 死 了 ？逻辑上 似乎 说不过 去 。可事 实
在那 儿 明摆着呢 ，家喻户 晓 ，老幼 皆 知 。

中国 人 谈 论 男 女关 系 ，使用 频率最高的 有两 个
词——情人和爱人 。　“情人 ”呢 ，不说您 也 知道 ，

最好 心 照 不 宣 ；而 “爱 人 ”
呢，属 于含 混其辞 、模糊不清
的概念 ，经常有很大 的 实质性
谬误 ，大 有澄清之必要 ，本人
主张 少用 或不用 为好 ，其理 由
如下 ：

其一 、名 不副实 ，引 起歧
义。依 《现 汉 》的解释 ，　“爱

人”是 指 ：　“1、丈
夫或妻子”，潘 金莲
和武大 郎可是货真价
实的 夫 和妻 ，是爱 人
应无异义 。可且慢还
有——“2、恋 爱 中
男女 的 一方。”平心而论偷情 也算恋爱 ，看来 “爱
人”这 条对西 门 大官人和潘金莲 也挺合适 。究 竟谁
算是 爱 人 ？夫 妻 呢 还 是 情 人？看 来 词 典 也 说 不 清
楚。还 是 《新华词典 》比较 明智 ，　“夫妻”与 “爱
人”两词压根 儿就不提 。

考“爱 人 ”一词 ，起源于革命斗争年 月 ，流行
于新社会初期 。所谓革命加恋爱 、志 同 而道合 。在
今日 看来 ，该词汇作 为一种纯洁 的理想是可 以 的 ，
当作一 种现实却不符 合社会实际 。那个时代的 色 彩
是极左的 。后来改革开放 ，懂得 了 实事求是 ，夫妻
用语 的 习 惯 也 在改变 ，在 更 多 的场合逐 渐用 太太先
生等 来 代替 含 混不清 的 “爱 人”，这 也是时代 的必
然趋 势 。

其二 、名 分 不明 ，影 响安定 。名 义 、身份和地

位是 “正式的”，说 出 来名 正 言 顺 ，这就叫 名 分 。中
国人 讲 究 名 不 正 则 言 不 顺 ，但 实 际 上 谁 是 谁 的 “爱
人”，却经常 “然 也 ”不清 。

夫妻是 夫妻 ，爱 人是爱人 ，这两 个概念有时 是不
能弄混 的 。　“有情的终成眷属”，这 算是爱人 ，　“有
情无缘 成 不 了 ”的 算 什 么 呢？爱 人 乎？抑 或 非 爱 人
乎？还 有 “乱 点 鸳 鸯 谱 的 ”算 什 么 ？夫 妻 等 于 爱 人
乎？几十 年来 的思维定势 ，一直把夫妻关 系 一律称作
爱人 ，我们就没有想过 难道所有 的 夫 妻都称得 上 爱
人吗 ？男 女之 间或夫妻之 间 ，法律 、伦理和 感情关 系
多么 错 综 复 杂 且 不 论 ，至 少 我 们 应 该 承 认 ，法律 夫
妻，未必都是感情上 的 爱 人 ，而感情上 的 爱人未必都
是法律 夫妻 。而我们却一直把法律关 系 和感情关 系 简
单地 混 为 一 谈 。　“某 某 已 与 他 爱 人 分 居 多 年 了”、

“ 某某某又被爱 人毒打了”、　“她的 爱 人在外面 另 有
新欢 了”、　“他 已 经和他爱 人离婚 了 ”等 等这样荒谬

不符 合逻辑的话 ，
我们 经 常 听 人 说
起，却 习 以 为常而
浑然 不觉 。我不禁
想，看 《水 浒传 》
你咋不说 “潘金莲

把她爱 人毒死 了 ”这样的话呢？你大概也知道 ，她谋
害的 亲 夫武大 郎不是她 “爱 人”，勾搭她的露 水之夫
西门 庆才是她 “爱 人 ”吧 。

中国 人既然讲究正 名 ，夫妻关 系 就更应如此 ，爱
人一 语 名 分 不 清 ，语 义 含 混 ，易 引 起 歧 义 ，妨 碍 交
流，影响安定 ，还是弃而不用 了 吧 。

但舍 了 “爱 人”，用 什么好呢 ？不如暂时 叫 媳妇
丈夫 、老 公 老 婆 吧 ，反 而 既 能 反 映 民 主 又 能 体 现 法
制，还挺有 中 国 特色 。反正 我劝你 ，等把称呼 的 含 义
弄明 白 了 ，你再说谁是
你的 “爱 人”，免得有
人逻辑再弄错 ：　“现今
这个 武大 郎 ，咋又被她
爱人毒死了？”

评上了政工师
文/田 信 军

因无 文 凭 ，自 觉与 “职称”无缘 ，没
料到 ，前 些 日 子却被领导提名 ，破格评上
了政 工 师 。我 一 反 常 态 地 不 自 信 ，不 自
然，像 是拿 了 不属于 自 己 的 东 西 ，随时准
备着 别 人要 回 去 。

总是喜欢在一些 “非正式”的场合独
领风骚 ，比如希望能 多 写一些文学作品在
省级 以 上文学 杂志 发 表 ，比如 希望 自 己编
辑的 企 业报能比别 的 企业报质量好 ，又 比
如歌 哼得随意 ，衣 穿 得整洁 ，话说得开心
… …却 在 很正式的事情上又 自 卑 自 惭 ，比
如评 “优 ”评 “先”，比 如 评 定 “职
称”。

总觉得 自 己 不是个稳妥 的 人 ，得稳妥
些才 好 ；总
觉得 自 己 没
有文 凭 ，得
弄个 文 凭才
好；总 觉得
自己 不 会 见
领导就 笑 ，

得笑 才 成 ；总 希 望 哪 一 天 能 活 出 点 涵 养
来，让 别 人 看不到 优点 也 看不到缺 点 ，不
再惹 人 瞩 目 、侧 目 ，也 不 再 让 人 怒 目 而
视。

却总 也 做不到 。
虽说 现在是社 会主 义 市场经济 ，提倡

人才 竞 争 ，主张真才 实学 ，生活小事 、个
性“缺 陷 ”已不再是 衡量人 的主要标准 ，
但，在机关 ，上有 四 平八稳 的长 者 ，中 有
很会 “来事 ”的 同 龄人 ，下有 怀揣一个或
数个 文 凭 本 本 的 小 弟 弟 小 妹 妹 们 ，要 想

“ 破 个 格 儿”、　“冒 个 尖 儿”，那是连 想

都不敢 想 的啊 ！因
了我 的 单 纯 随 性
儿，因 了 我的放肆
不羁 ，因 了 我的 固
执倔 犟 ，因 了 我的
实话实说……

不敢提 工 作时
的废 寝 忘 食 ；不
敢提 为 宣 传 企 业
如何 如 何 绞 尽 脑 汁 ；不 敢 提 一 摞 又 一 摞 的
获奖 证 书 ；不 敢 提 挂 着 吊 针 瓶 还 在 坚 持 工
作的 苦 痛 ，健 康 的 男 人 也 会 有 不 健 康 的 时
候啊 。

无怨 无 悔 地 做 一 切 自 己 愿 意 做 的 事 ，
说自 己 爱 说
的话 ，穿 自
己喜欢 穿 的
衣服 ，不管
别人 的 眉 高
眼低 。却从
没想到让别

人承 认我 。
没有 文 凭 ，仅 仅 凭 了 工 作 的 业 绩 ，我

被承 认 了 ，　“破 格 ”评 上 了 政 工 师 ，你
说，这是我进 步 了 ，还 是时代 前进 了 ？

上司 也 许 并 不 了 解 我 成 绩 后 面 的 汗 水
和酸 辛 ，但 我 还 是 由 衷 地 感 谢 他 们 。我 常
常这 样 想 ，作 为 领 导 者 ，如 果 他 们 只 注 意
一个 人 的 品 德 与 工 作 成 绩 ，而 不 去 细 究 这
个人 是 否 顺 从 听 话 ，是 否 有 文 凭 ，是 否 资
深历 久 ，是否 “腰粗腿壮”，那 么 应该说这
是个 很 高 明 的 领导者 ，或者说我们 的事业就
有希望 了 。

学
会

选
择

文/梁青岭

选择 是 一 门 学 问 ，也 是 一 种 艺
术，同 时 也 是一种 习 惯和权 利 。

读书是人类 精神生 活 中 不可缺少
的行为和 内容 ，而选择则是人类 经验
和智慧 的 尝试和积 累 。

日常生 活 中 ，我们选择什么
样式的 发型 、选择什 么颜 色或款
式的 服 装 实 际上是在选择一种审
美层次和价值取 向 ；同样 ，我们
选择读诗 、小说 、散文还是读历
史、法 律 、宗教 、哲学 、政治 、
经济 ，实 际上是在选择一种生 活
方式或 想把 自 己 培养塑造成一 个
怎样 的 人 。

俗话 说 开 卷 有 益 ，我 们 常 常
自觉 或 不 自 觉 地 这 样 认 识 或 理
解。表 面 上 看 ，这 话 似 乎 无 懈 可
击，倘 若 细 细 品 味却 觉 得并非 如
此。书 读 得 多 固 然 应 该 得 到 肯 定
或提 倡 ，但 不 应 该 忽略 书 的 内 容
和质 量 。低 劣 的 书 如 同 精 神 鸦
片，不 但 腐 蚀 人 的 灵 魂 也 会 毁掉
人的 肉 体 。而 选 材 新 颖 ，立 意 深
刻，达 到 “尽 可 能 的 内 容 和 形 式 完 善
统一 ”的 优 质 图 书 才 会真 正 的 开 卷 有
益，关键取 决于书 的 品位 。

排除 了 书 的 消 遣 性 和 娱 乐 性 外 ，
书对 一 个 人 的 成 长 ，特 别 是对 青 少 年
人格 的 形成和 发展 是有 潜移默化的 影

响的 ，一个 长 期 侵 泡 在 古典 文 学 或
现代 文 学 名 著 的 人 ，同 一 个 离不开
武侠 、侦探书籍熏陶 的 人 ，在思想观
念、审 美情趣 、思维定势方面是会有
本质 区 别 的 。同 样 是 在 读 一 本言 情

小说 或与 性 有 关 的 书 ，前 者 关 注 的
是伦理道德 、是人性 ，后者注重的则
是情 欲 、肉 体 、感 官 刺 激 。这 如 同 一
个从小 由 牛奶 、面包 养 大 的孩子 ，同
一个 从小吃野菜土豆长大的孩子相
比，在 身 体 素 质 上 绝 对 是不能 同 日

而语的 。我在过去 的 创作 中 ，之所 以将
目光关 注于 中 国 女性 、婚姻与家庭 ，这
与我青少年时期注重阅读言情小说是
有着 藕断丝连联 系 的 。如今 ，我将 目 光
关注于 人 类 生 存 的 现 状 ，这 与 我后 来

选择 现 代 派 文 学 ，选 择 西方 的哲学
和社 会学 是 密 不 可 分 的 。读 书 内 容
的选 择 ，是 决 定 一 个 人 精 神 大 厦 构
建的 主 要 支 柱 ，谁 忽 视 了 对读 书 内
容的选择 ，谁就将会步入读书误区 。

谁都 不 能 否 认 ，世 界 上 的 书
浩如 烟 海 ，一 个 人 一 生 什 么 也 不
干，要 想 读 遍 天 下 的 书 也 是 白 日
做梦 。所 以 学 会 选 择 是 至 关 重 要
的。因 为 ，选 择 了 政 治 与 法 律 ，
就有 可 能 放 弃 了 文 学 或 哲 学 ；选
择了 古 代 文 学 名 著 或 现 代 派 文 学
作品 ，就 有 可 能 放 弃 言 情 、武 侠
或侦 探 小 说 、读 书 ，是 对 一 种 阅
读习 惯 的 形 成 和 培 养 ，如 同 人 们
在选 择 食 品 时 是 选 择 酸 、辣 还 是
甜的 道 理 一 样 ，人 的 口 味 不 可 能
没有 偏 爱 或 禁 忌 。读 书 和 喝 酒 、

吸烟 、跳舞 、打麻将一样 ，时间一久
会上瘾 的 ，跳舞者有 的选择快三 、有
的选择慢 四 ，而读书人也不可能 同 时
在快 三 上 旋 转 又 在 慢 四 上 曼 舞 。可
见，学 会选择不仅是读书之法 ，同 样
也是做 人之道 。


